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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《女帝奇英傳》的人物塑造 

 
  人物的形象與性格，是否鮮明生動，攸關著藝術作品的成敗，因此，有見地的作家，都

把人物形象塑造與性格特徵呈現視為極重要的關鍵。作者創作時極力塑造本文中人物的態度

是無庸置疑的，他極為重視在武俠小說中反映時代精神和創造典型人物，武俠小說評論家羅

立群作了以下詮釋： 

 

    集中社會下層人物的優良品質於一個具體的個性，使俠士成為正義、智慧、力量的化 

身，同時揭露反動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的腐敗和暴虐，就是所謂的時代精神和典型性  

1。  

 

正因為作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，因此在塑造人物的形象與性格上，有著獨特的審

美觀。除此之外，他在對人物的心理摹寫上，也有其獨到的風格，以下分別依人物形象、人

物性格及心理摹寫等三課題，探討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特色。 

 

第一節  人物形象 

 

  人物形象為武俠小說整體藝術結構的重要支柱，是一個優美的藝術世界，個人將在本節

中依主要人物、次要人物及陪襯人物等三類人物，一一探討。 

 

一、 主要人物  

 

  文本中的主要人物共有李逸、武玄霜及上官婉兒等三人，李逸屬風流倜儻的俠士，武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見羅立群《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》（台北：知書房出版社，一九九七年。），頁七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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霜屬丰姿綽約的女俠，而上官婉兒則屬才貌兼備的女子。李逸的出場不十分顯眼，令人感到

有些許的平庸： 

 

    但見林中一個年少書生，儒冠素服，正在撫琴長嘆，看來似是一個落拓不羈的士子， 

林中繫有一匹瘦馬，馬背上只有一個破舊的書籃，幾卷舊書，一目瞭然，此外別無長  

物。（〈第一回〉，頁三四。）  

 

此種模樣出場，似乎與風流倜儻的俠士風範相去甚遠，且口中吟誦著陳子昂的《登幽州台

歌》，一身儒冠素服，身無長物，更顯得一副壯志未酬的樣子。但在此時，卻聽得上官婉兒

撫琴歌楊炯之詩道： 

 

    烽火照西京，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辭鳳闕，鐵騎繞龍城。 

雪暗雕旗畫，風多雜鼓聲。寧為百夫長，勝作一書生。 

 

原本看似落寞的李逸，旋即變得精神煥發、神采奕奕，並朗聲說道： 

 

    不錯，不錯，寧為百夫長，勝作一書生！當今之世，大丈夫自當金戈鐵馬，縱橫天下 

！豈可只尋章覓句，作個百無一用的書生！（〈第二回〉，頁三七。） 

 

李逸身為李唐宗室，於文本中的首次登場，即給人不太相符於其地位的形象，正如英國小說

家佛斯特所言： 

 

    我們不需要問以後發生了什麼，而要問發生在什麼人身上；小說家的訴求對象將是我 

們的智慧與想像力，而不只是我們的好奇心2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佛斯特著、李文彬譯《小說面面觀》（台北：志文出版社，二ＯＯＯ年），頁六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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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利用讀者「想當然而」的心理，欲擒故縱先將主角賦予不盡相符的形象，使得讀者心中

產生疑惑，之後又展現了主角的意氣風發、雄心壯志，不僅考驗讀者的智慧與想像力，更引

發了讀者的好奇心，使得主角的形象更為鮮明，在讀者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

  在〈第十三回〉中，李逸發覺武后的地位實是相當鞏固，反對她的僅是少數知識份子，

老百姓卻是對她讚譽有加，加上她自身的雄才偉略，行刺武后的念頭頓時打消，退而歸隱塞

外天山。從一開始出場時的落拓轉變成雄心壯志，至此卻又心灰意冷，無心政事，但他沿襲

傳統的正統觀念根深蒂固，使他對武后難以認同，本性善良、正直又具俠士風範的他，仍然

理性地歸隱塞外，不因個人的私利而造成萬民的苦難。在作者的精心設計下，成功地塑造出

李逸風流倜儻的俠士形象，將理智與情愛集於一身。 

  武玄霜身負絕技，是不可多得的女中豪傑。武玄霜出場之際，竟使得素以美艷自負的毒

觀音亦不禁自慚形穢： 

 

    就在此時，但聽得一片銀鈴似的笑聲從桃花林裡飄出來，眾人眼睛驀的一亮，只見桃 

花林中走出一個十八、九歲的少女，湖水碧色的緅紗衣裳，白綾束腰，鳳簪鎮髮，秋 

水為神，伊人似玉，長眉入鬢，體態輕盈，手拈桃枝，宛如仙子凌波，踏在滿是落花 

的地上，緩緩而出。（〈第四回〉，頁七一。） 

 

梁氏採用各種側面的敘述角度，從武玄霜的聲音、姿態、穿著、裝扮等方面，無一不詳盡地

描述，使其出場時彷彿仙女下凡。在往後的情節中，武玄霜無論是與人切磋或對敵之時，神

態之從容、身形之飄逸，處處皆顯出她的美貌與正氣，丰姿綽約的女俠形象清晰可見。 

  上官婉兒文采與武功均有過人之處，在〈第一回〉中，她對駱賓王的詩句頗有微辭，甚

至不屑作武后的主考官，在在都可見她對自身才藝的自負，從她所作的詩中可以得知，其實

她並非無才自誇之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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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葉下洞庭初，思君萬里餘。露濃香被冷，月落錦屏虛。 

    欲奏江南調，貪封薊北詩。書中無別意，但悵久離居。（〈第一回〉，頁四。） 

 

此時的上官婉兒僅有十四歲，此種年紀似乎不該有這種心思，或許是國仇家恨，或許是兒女

私情，外在看似柔弱的她，其實內心是無比的堅強，更難能可貴的是，她憑藉著自身的判斷，

在理智與情愛之間作出明智的抉擇，不因兒女私情而忘卻造福萬民的理想，活生生呈現出才

貌兼備的才女形象。 

 

二、 次要人物 

 

  主要人物好比人體的心臟，若缺少了他們，則整部武俠小說將毫無生氣，甚至失去重心；

而次要人物則好似人體的骨骼，若缺少了他們，整部武俠小說將無法架構。如果只有主要人

物活動於武俠小說中，而沒有次要人物穿插其中，那武俠小說將失去它的可看性，畢竟人物

是武俠小說的靈魂，若僅以少數人物貫穿全場，讀者將覺得索然無味，因此，次要人物是主

要人物命運之關鍵，其重要性不容忽視。 

  文本中的次要人物不在少數，個人在此僅以四人為代表來介紹，因為這四人在文本中的

地位雖不如主要人物般的舉足輕重，但卻是不可或缺的角色。這四人分別是谷神翁、符不疑、

天惡道人與毒觀音，分述如下。 

  谷神翁本為現任武林盟主，但盟主以十年為一任，在〈第五回〉中，谷神翁盟主任期即

將期滿，武林人士齊聚峨嵋山，於金頂召開英雄大會，以選出下一屆的武林盟主。谷神翁的

一出場即令人感到其武功莫測高深： 

 

    再過一會，月亮正掛天心，忽聽得一聲長嘯，眾人俱都起立，那嘯聲初起之時，好像 

還在數里之外，嘯聲一歇，草坪上已出現了兩個人，一老一少，老的是谷神翁，少的 

正是李逸。（〈第五回〉，頁九Ｏ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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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神翁與李逸的師父尉遲炯乃是八拜之交，而李逸正為如何推翻武周政權而煩惱之際，谷神

翁以他武林盟主的地位號召群雄，群聚於峨嵋山的金頂，正是為了替李逸聚積實力，以作為

日後舉義的義兵。由此可見，谷神翁的地位不可小覷，如果沒有他的幫助，李逸光憑一人之

力，實在難有作為。 

  在突厥汗國的王廷盛會上，谷神翁與滅度神君的一番激戰，顯出他不凡的武藝： 

 

    谷神翁拔出雙劍，吞吐抽撤，左右盤旋，儼如玉龍夭矯，靈蛇飛舞，但聽得一片叮叮 

噹噹的金鐵交鳴之聲，近著他的，給他的雙劍一磕，兵刃登時脫手飛去。（〈第二十四 

回〉，頁五ＯＯ。） 

 

谷神翁本就是名振宇內的三大劍客之一，躡雲劍法如臂使指，不論場地寬狹皆運用自如： 

 

    翻身進劍，飄忽如風，劍到人到，恍惚見影而不見人，左面一兜，右面一繞，似東實 

西，似南實北，移步換形，發招易位，殿中武士雖多，竟然攔他不住！（〈第二十四 

回〉，頁五ＯＯ。） 

 

谷神翁素來以通臂拳、金剛掌及躡雲劍三大絕技威震江湖，在突厥汗國的王廷上，危機步步，

卻仍讓他來去自如，可見他出任武林盟主之位並非僥倖，而是貨真價實的。之後，與域外三

兇的對決中，他也出了一臂之力，終於使得惡人伏法，中原得保太平。 

  在第二章第三節中個人曾經提及，北派武俠小說家鄭證因對梁氏的影響，「樹立武林怪

傑樣板」這一點相當重要，雖然梁氏的作品中正邪之間的區分相當明確，但在文本中卻出了

一位「武林怪傑」──符不疑。符不疑總是出現在化解危機的關鍵時刻： 

 

    聲到人到，場上群雄，駭然注目，只見來的人一襲青巾，身上的一見青色長衫，臉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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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透出一層青氣，不知怎的，一見之下，就令人覺得惴惴不安，而且，這人的相貌看 

來還未到五十年紀，頦下有幾根長鬚，狀如落拓不羈的名士，論相貌，似比谷神翁年 

輕的多，但他卻叫谷神翁做「老弟！」（〈第六回〉，頁一二五。） 

 

此時谷神翁正與武玄霜相持不下，但谷神翁的年紀較武玄霜大了許多，在比試上理應佔了相

當大的便宜，如今卻只能是個平手的局面。谷神翁與武玄霜若是繼續纏鬥下去，恐怕只有兩

敗俱傷，符不疑適時地出現，並以言語相激： 

 

    神翁自負躡雲劍，今頂爭雄得勝無？只怕虛名真誤你，平添笑話落江湖！（〈第六回〉 

，頁一二五。） 

 

谷神翁被他這麼一激，當下心灰意冷，縱身而去，由於符不疑的調停得宜，化干戈為玉帛。

符不疑的形象本不該出現在梁氏的作品之中，但受到鄭證因的影響，雖然無法說明此人亦正

亦邪，但其荒誕的行徑，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，身負絕藝而遊戲風塵，成為文本中不可或

缺的關鍵人物。 

  除了正派人物之外，在邪派人物中，最具特色的當推天惡道人： 

 

    這道士年約五旬，穿著一襲淡青色的道袍，留著三咎長鬚，態度從容，頗有幾分瀟灑 

出塵之概。（〈第十回〉，頁二Ｏ四。） 

 

天惡道人出場時的敘述令人看來超俗脫塵，但實際上卻是無惡不作的魔頭： 

 

    真是奇蹟，夏侯堅果然把你醫好了！好，不過我還要再親自試一試他的本領，待我再 

打你一掌，看他能不能醫？（〈第十回〉，頁二Ｏ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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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逸中了碎骨錢鏢與透穴神針，本應殞命，但得金針國手夏侯堅妙手回春，毒性盡除，不料

卻引來天惡道人的不快，為了證明他的毒掌無人能醫，竟想再打李逸一毒掌，好和夏侯堅的

醫術比個高下，如此蠻不講理，魔頭的形象展露無遺，喜怒無常的個性令人難以捉摸，甚至

不惜出賣國家以求個人名利，禍國殃民的惡行讓人深惡痛覺。 

  邪派人物除了天惡道人之外，尚有毒觀音值得一提，她的出現，催化了情節的發展： 

 

    李元嘆口氣道：「這兩個魔頭用心惡毒，可惜我當時想不到是他們，要不然我也不會來 

連累老伯了。如今經老伯提醒，我才知道上了他們的圈套，做了他們的引路之人！」（ 

〈第一回〉，頁一三。） 

 

由於毒觀音與惡行者追殺鄭溫與李行二人，引得兩個魔頭找到了長孫均量的隱居地，場景由

劍閣移往了巴州，也將情節的發展推向另一個境界。而毒觀音的出現也與武玄霜的出場成了

明顯的對比： 

 

女的頭纏白巾，打了一雙蝴蝶結子，長眉入鬢，姿容冶艷，蕩意撩人。（〈第一回〉，頁 

一五。） 

毒觀音素來以美艷自負，見了這個少女，亦不禁自慚形穢。（〈第四回〉，頁七一。） 

 

毒觀音的打扮「冶艷撩人」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女魔頭；反觀武玄霜卻是「體態輕盈，手撚桃

枝，宛如仙子凌波」丰姿綽約，極富正義感，對邪派人物深惡痛絕，她與毒觀音之間形成了

強烈的對比。毒觀音雖然美艷，卻行事歹毒，是個表裡不一的邪派人物，但若沒有她的出現，

將無法襯托出武玄霜出塵脫俗的美感。 

 

三、 陪襯人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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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要人物比為心臟，次要人物比為骨骼，而陪襯人物卻是貫通人體的血管，少了陪襯人

物，整部武俠小說的架構雖然存在，但在「毫無血色」的情況下，怎麼看都了無生氣。因此，

陪襯人物的出現，並非要貫穿全場，而是適時地引導出作者欲表達的觀念或意識，使得情節

在轉換時能夠更流利、更順暢。個人在此提出較具代表性的二個陪襯人物，賣茶老人及狄仁

傑等二人，分述如下。 

  在上官婉兒往巴州的途中，因疲渴進了一座茶亭，賣茶的是一位白髮蕭蕭的老人，他的

一句話使得上官婉兒心中一動： 

 

    怪不得面生，原來是外縣來的。這兩年比較太平，若在以前，單身的姑娘，不敢出遠門 

呢。（〈第一回〉，頁二九。） 

 

這位賣茶老人是個標準的莊稼漢，他的心聲足以代表大多數老百姓的心聲，可見武后專政之

時，在治安上做了相當的努力，才會讓老百姓有如此的太平盛世。老百姓對政治並不熱衷，

他們只擔心生活的溫飽，因此，不論是誰作皇帝，只要能讓他們衣食無憂的就是好皇帝： 

 

    我們老百姓不管誰作皇帝，男的也好，女的也好，但求日子過的稍微好些，就心滿意 

足。（〈第一回〉，頁三Ｏ。） 

 

因為賣茶老人的出現，使得上官婉兒心中起了疑問，為何某些人口中的女魔頭，在老百姓的

心中卻成了活菩薩，令她百思不得其解，老百姓的看法與讀書人的看法，竟有天壤之別，賣

茶老人引述村裡讀書先生的話說： 

 

    這可多了。不過罵的最兇的有兩件事情，第一是罵她荒淫無道，用他們的話說，就是 

「穢亂宮廷」，用我們的話說，就是公開養漢。第二件呢是說她殘暴、亂殺人！（〈第 

一回〉，頁三一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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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茶老人的坦率、憨直，雖然令上官婉兒感到有點羞赧，但卻迫使得她不得不去深思，究竟

武后是好是壞。可見得以賣茶老人作為陪襯人物，在整部小說中發揮點醒的功能，透過老百

姓的口中，將武后的政績做了一番檢討，結果是利多於弊，也為將來上官婉兒隨侍武后身邊

下了伏筆。 

  賣茶老人身處民間，所見所聞都是事實，但地方與中央總是有所差異，因此，個人不得

不再提到另一人，那就是當朝宰相狄仁傑。武后微服出巡，親自判了兩件案子，狄仁傑得知

後卻是面帶愁色，他對武后說： 

 

    我是為陛下擔憂呀！像這類的案子，天下不知多少，陛下您怎管得這麼多？臣聞堯舜 

之治天下，他們可並不是每件事情，都要親自去理的。（〈第七回〉，頁一三五。） 

 

武后判案雖然明智，但卻想「巨細靡遺」皆管之，使得忠言直諫的狄仁傑感到憂心，畢竟陛

下只有一個，而案子卻多不勝數。又狄仁傑推薦張柬之為相，而武后卻以張柬之太老而拒之，

狄仁傑不免上諫說： 

 

    做宰相又不是做供奉，陛下何必問他的老少美醜？張柬之雖然年老貌醜，卻要勝過張 

易之張昌宗兄弟千萬倍。（〈第七回〉，頁一三五。） 

 

個人之所以選狄仁傑為陪襯人物，乃是因為他的忠言雖逆耳，武后卻不以為意，反而更加重

視他的意見。狄仁傑的串場並非一筆帶過，而是與之前賣茶老人對國家社會觀感的相互呼

應，兩個陪襯人物綜合了地方與中央的意見與看法，陪襯出武后對當代的確是有所建樹的。 

  主要人物是整部武俠小說的靈魂所在，少了他們，整部作品則成了空殼，缺乏內涵；次

要人物常伴主要人物左右，少了他們，主要人物的角色將難以淋漓盡致的發揮；陪襯人物猶

如萬綠叢中一點紅，適時地出現在故事情節的關鍵處，不僅轉換了場景，也轉換了其他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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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心境，可謂是「小兵力大功」。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，攸關整部武俠小說的精采度與

可看性，唯有良好的人物形象塑造，才能吸引讀者們的駐足觀賞！ 

 

第二節  人物性格 

 

  人物為武俠小說藝術表現之主要對象，人物的外在形象則取決於內在形象的刻畫，因

此，為了進一步揭露作者的巧妙構思，則需透過人物性格的探究，以了解其精湛的藝術技巧。 

人物為小說的靈魂，雖然有人提出非情節的小說，但非人物的小說則未曾有人提及，即使主

角為非人類的動植物，也要使其擬人化。人物能提供情節發展的動機，儘管情節攸關故事的

成立，但人物性格不僅對人物行為提供動機，也為整個故事情節提供了動機，並導引其發展。

英國小說家佛斯特依人物的性格分為二類，一是圓型人物，一是扁平型人物，以下個人將以

這兩種類型的人物，分別來探討。 

 

一、圓型人物  

 

  何謂圓型人物？英國小說家佛斯特提供了一個檢驗的方法： 

 

    要檢驗一個圓型人物，只要看看他是否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給人以新奇之感。如果他 

無法給人新奇感，他就是扁平人物；如果他無法令人信服，他只是扁平人物偽裝的圓  

型人物。圓型人物的生命深不可測──他活在書本的字裡行間 3。  

 

簡短的幾句話道出了圓型人物的定義，在文本中可稱為圓型人物的共有二個，一是李逸，一

是上官婉兒。 

  身為男性主要人物的李逸，一出場即給予人新奇之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同註 2，頁一O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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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那少年書生明明看見上官婉兒向他走來，卻似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。仍然專心一意的 

在彈奏古琴，調子越來越淒愴了。（〈第二回〉，頁三四。）  

 

上官婉兒在由劍閣往巴州的路上，巧遇李逸正撫琴高歌，對她的經過毫無知覺，此時的李逸

唱的是陳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，曲調悲淒，他的心境可想而知。但主要人物的表現若僅止

於此，定然無法引起讀者的興趣，就在上官婉兒的詢問之下，李逸並未答話，而是以琴音來

回應： 

 

    琴音一變，忽如春郊放馬，珠落玉盤、鶯語間關、流泉下灘，變盡悲苦之音，易為歡 

暢之韻。（〈第二回〉，頁三五。） 

 

剛出場時悲淒的心境，竟在片刻間即化為歡欣，令上官婉兒也為之一怔，因為常人是不會如

此反應的，而這種瞬間的心境轉換，令人倍感新奇。就在上官婉兒一曲《從軍行》後，李逸

的心境又是一變： 

 

    那書生面色倏變，忽地又仰天狂笑，朗聲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寧為百夫長，勝作一書 

生！當今之世，大丈夫自當金戈鐵馬，縱橫天下！豈可只尋章覓句，作個百無一用的 

書生！」（〈第二回〉，頁三七。） 

 

李逸由悲淒、歡欣而至壯志未酬的心境轉換，已可知他的性格多變。幾個綠林大盜得知李逸

乃李唐宗室，有意投靠，卻被他打的落荒而逃，此時的李逸又是一番心境： 

 

    只見那少年書生狂笑之後，忽而哭出聲來，嗚咽吟道：「山水雖雄奇，豪傑難尋覓，日 

暮欲何之？吾心自寂寂！」（〈第二回〉，頁四九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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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敗群盜，本應豪氣大展，卻反而傷心流涕，即使聰穎如上官婉兒也大費疑猜，李逸的理由

更是令人大出意料： 

 

    少年書生道：「就因為這班強盜太過不成氣候！嗚呼，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虛侯之已亡。 

傷心宇內英豪，盡歸新主；忍見天京神器，竟屬他家！」（〈第二回〉，頁 49。） 

 

這班強盜一心為了作李逸的開國功臣而來，卻不料被李逸一轟而散，因為他們只是一群烏合

之眾，要借他們的力量舉兵，實在難成大事，因此，李逸倍覺心灰意冷。他認為，唯有糾結

豪傑之士方能成事，可見得他非常重視正統，只有憑藉正派人士的支持舉義成功，才是真正

的成功。 

  在〈第五回〉峨嵋金頂英雄會上，李逸憑藉其精湛的武藝，大戰群雄，但在未奪得盟主

之位前，谷神翁卻當眾宣佈他的王孫身份，他心中想道： 

 

    這樣一來，我這個盟主之位，豈不是要他們看在我是王孫的份上，這才讓給我的？（〈 

第五回〉，頁一Ｏ五。） 

 

谷神翁話一說完，隨即有過半的人推舉李逸為新盟主，但在他的心中卻相當不是滋味，因為

他是想以武藝服人，而非以王孫的身份受人崇敬。更令李逸不平的是，這些人大都是為了名

利而支持他，而非有心於國家大事，加上群雄之中有些人對政事無心而先行離去，看在李逸

眼裡，自是百感交集、心煩意亂。 

  在〈第十三回〉中，李逸假借張之奇之名，入選神武營衛士，為的是便於行刺武后。原

本對武后恨之入骨的李逸，見到上官婉兒竟歸順武后，頓時感到失望悲痛、熱血沸騰而不能

自己。又聽到上官婉兒念著駱賓王討伐武后的檄文，見武后非但不生氣，反而誇獎駱賓王的

文筆，更是令李逸感到一片茫然，心中完全絕望，因為武后的剛強已超乎了他的想像。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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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雄心壯志在此時已是煙消雲散，但此時他仍是難以接受女性稱帝的事實，儘管上官婉兒想

對他解釋一切，但他哪裡廳得進去： 

 

    李逸極力抑制心頭的激動，淡淡說道：「玄霜，多謝你又一次的放了我，我可不能報答 

你啦。婉兒，我後悔與你重逢，從今之後，你只當這世上再沒有我這個人，我也把你 

當作死了。今生今世，我與你路隔雲泥，你也不必再望與我見面了。」（〈第十三回〉 

，頁二七六。） 

 

李逸此時此刻，心境不知轉了幾轉，但到頭來仍是一場空，心灰意冷的他，終於決定與長孫

璧歸隱塞外，不再返回中原。唯獨仗義行俠的個性不改從前，在塞外天山腳下，他不分國家

民族，盡一己之力救助有危難的人，博得了「天山劍客」的稱號。一但聽到突厥汗國意欲南

侵的消息，雖然他並不認同武后，但國難當頭，唯有合眾人之力，才足以抵抗外敵，為此他

又踏入了睽違八年的中原。 

  說好不問政事的他，如今又違背了自己的諾言，國恨、家仇、友誼、愛情、對亡妻的哀

悼，對知己友人的期望，此時此刻通通浮上腦海，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漣漪，思緒之繁雜，當

真是剪不斷、理還亂！長孫璧、武玄霜、上官婉兒三人的影子，一一在眼前掠過，長孫璧已

死，武玄霜與上官婉兒卻還在默默地等待著他。 

  待李逸重入長安時，武氏子孫與李唐宗室之間正進行著一場政治鬥爭，他只好再度奉獻

他的一己之力。為了再見上官婉兒一面，李逸身中巨毒，雖然之前曾說過永不見面，但他們

知道彼此都忘不了對方，李逸的心境又轉換了，對她說道： 

 

    在十年前，我聽到你做了武則天記室的消息，當時曾經很是悲傷，甚至還恨過你！現 

在我卻是佩服你了。你有志氣，有才華，本來應該做一番事業，武則天也是值得你替 

她效力的人。（〈第三十二回〉，頁六八五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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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逸在臨死之前，想法徹底的改變了，複雜多變的性格，使他的一生走的並不平順，一開始

的國仇家恨、情愛糾葛，到最後認同了武后的政績，紅顏知己也都陪伴在側，可惜的是，他

的生命也即將走到盡頭，留給人無限的惆悵。李逸此一形象塑造的極為成功，歸功於其性格

的複雜、矛盾和立體性，他不是類型化的扁平型人物，而是性格複雜的圓型人物，其性格不

再凝固，而是有了某些變通與流動。 

  另一個圓型人物上官婉兒，其祖父及父親皆因武后而死，因此，在一開始她就曾立誓報

仇： 

    大恩不言報，大痛不徒悲。伯伯的大恩大德，我今生是無法報答的了，但願能手刃這 

個禍害天下的女魔王。（〈第一回〉，頁二四。） 

 

聽了長孫均量的解釋後，上官婉兒得知殺害祖父與父親的兇手就是武后，但她並不害怕，反

而以堅定的口氣誓言報仇，但聽了鄭溫在死前對武后的敬服之言後，在她的心中疑雲滿佈： 

 

    為什麼鄭溫在臨死之前，不先追查自己的仇人？甚至對著自己的知己，連一點後事也 

不交代？不掛念自己的家人，卻反而掛念武則天？為什麼武則天能令他這樣心悅誠服 

？一個人，能令人死也不能忘記的人，怎麼樣也該有點好處吧？但是武則天在長孫伯 

伯的口中，卻是個萬惡不赦的女魔王？（〈第一回〉，頁二七。） 

 

上官婉兒是一個以超越男兒而自負的女中才子，但她卻不因個人仇恨而失去理智，而對武后

有先入為主的觀念，反而以客觀的態度來批判武后，光是這種精神就足以令他人望塵莫及

了。就在她由劍閣往巴州的途中，遇到了一位賣茶的老人，由老人那兒得知武后對農民及老

百姓的重視，並非如一般知識份子口中那般貶抑武后，使得她對武后的為人產生了更多的興

趣，而對武后的怨恨卻不如之前那樣深了。 

  就在〈第七回〉中，上官婉兒無意間發現武后微服出巡，眼看大仇得報之際，卻使她對

武后的觀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。武后親審一件有傷風化的案件，洗刷了一個女尼的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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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；又與莊稼漢張老三閒話家常，而後才為她解決疑難。這兩個案件的審理過程，令上官婉

兒對武后的為人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，沒想到，後來的情況更讓她吃驚： 

 

    武則天道：「從犯罪減一等，揭露叛逆有功的，看功勞的大小，量情再減。你們招出指 

使的人，也許還要處罰，但死罪總可免了。」（〈第七回〉，頁一四Ｏ。） 

 

原來是兩個軍官受了中書令裴炎的唆使，殺害了武后的兒子，廢太子李賢，而武后非但不生

氣，卻反而免了他們的死罪，更令她難以相信的是，武后竟曾想過將皇位傳給李逸，這一驚

的確非同小可，使得原本藏匿在屋頂的上官婉兒被武后發現了蹤跡，經武后對她的一番解說

之後，武后的一句話，問的她啞口無言： 

 

    你是從外面來的，你說吧，天下人在反對我麼？（〈第七回〉，頁一四八。） 

 

此時的上官婉兒，腦中浮現出賣茶老人及張老三的影子，以及她在途中接觸過的許多老百姓

的影子，他們並不是幻影，而是真實的人，猶如一座山重重地壓在她的心上。緊接著武后又

喚來了她的母親鄭十三娘，上官婉兒此時口上雖服，心上卻仍是未曾服氣： 

 

    上官婉兒輕聲說道：「媽你別說啦。你讓我再看一些時候，是非黑白我相信我會看得清 

楚。」（〈第七回〉，頁一五二。） 

 

雖然有鄭十三娘在一旁為武后辯解，但自幼視武后為女魔頭觀念未清，由武后令上官婉兒作

一首五律中可看出： 

 

    密葉因栽吐，新花逐剪舒。攀條雖不繆，摘蕊詎之虛。 

春至由來發，秋還未肯疏。借問桃將李，相亂欲何如？（〈第七回〉，頁一五四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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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兩句在影射武后以假亂真，以桃代「李」（唐宗室姓李），雖然對武后的怨恨已消去一大

半，但心中仍難免會有不信任的感覺，故詩中對武后有所諷刺。 

到了最後，上官婉兒對武后已是完全的信服與效忠，甚至不惜犧牲個人的私情，與太子

成親，以幫助武后與太子穩定國事與政局，如此地公私分明，令人佩服。上官婉兒由原本的

怨恨武后，經途中遇到賣茶老人與張老三等老百姓，對武后的觀感開始動搖，而後，又與武

后面對面的懇談，由怨恨、懷疑而至開始信任的過程，在在都顯示出她性格上的複雜性，對

事物的觀察敏銳，不輕易人云亦云，擁有獨立自主的意識，這已非「扁平型人物」所能概括，

而是實實在在的「圓型人物」了。 

 

二、扁平型人物 

 

  英國小說家佛斯特曾為「扁平型人物」下了定義： 

 

    扁平人物在十七世紀叫「性格」人物，現在他們有時被稱為類型或漫畫人物。在最純 

粹的形式中，他們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；假使超過一種因素， 

我們的弧線及趨向圓形。真正的扁平人物十分單純，用一個句子就可以使他形貌畢現 

4。 

 

根據英國小說家佛斯特所言，扁平型人物的性格十分單純，甚至用一句話就能概括，在文本

中這類型的人物不在少數，但最能代表此類型人物的卻非長孫泰與長孫璧兩兄妹莫屬了！ 

  上官婉兒自幼即與長孫泰兄妹倆共同生活，長孫泰對上官婉兒的才貌兼備自是心儀已

久，但始終沒能將自己的心意對她說。有一回，上官婉兒無心作了一首詩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同註 2，頁九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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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葉下洞庭初，思君萬里餘。露濃香被冷，月落錦屏虛。 

    欲奏江南調，貪封薊北詩。書中無別意，但悵久離居。（〈第一回〉，頁四。） 

 

這首詩本是上官婉兒借湘君、湘夫人的典故，以懷念大舜皇帝，但聽在長孫泰的耳裡卻是另

一回事： 

 

    但長孫泰卻總是疑心不釋，心中直在琢磨：「婉兒，她，她在思念誰呢？」（〈第一回〉 

，頁五。） 

 

上官婉兒無心的一首詩，卻引來長孫泰的疑心不釋，由此可見，長孫泰對上官婉兒一片深情，

只是未曾明白地說出，才造成他的疑慮兒難以釋懷了。就在上官婉兒動身前往巴州之際，長

孫泰於她背後吟誦著她所作的詩，此時，長孫泰隱隱道出他對上官婉兒的心意，但上官婉兒

雖然明白，無奈家仇未報，又怎能為兒女私情所牽絆呢？更何況在她的心中早就另有所屬了。 

之後，長孫泰因中了兩枚毒針而送進宮中醫治，歷三年才痊癒，本可一走了之的他，雖是說

佩服武后的為人，而作了武后的衛士，但卻有泰半是為了上官婉兒才留在宮中： 

 

    長孫泰道：「我作了天后的衛士，又與她相處了八年。我發現她心中愛慕的另有其人， 

那就是你。」（〈第二十一回〉，頁四三四。） 

 

八年後，長孫泰受上官婉兒所託，到塞外尋找李逸，雖然他深知上官婉兒的意中人並非是他，

但他仍心甘情願地為她做事，找到李逸後，他對李逸說： 

 

    現在你明白了吧？她一直在等著你呵！她若得不到你確實的消息，她是不會再嫁人的 

。縱算你不能與她結合，也該讓她知道，好死了這條心。你永世不回去見她，那不是 

累了她的終身嗎？（〈第二十一回〉，頁四三五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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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一個不屬意自己的女子，甘願為她不辭千里地尋找愛人，這種堅定的情意令人感動，但

自始至終，長孫泰從沒得到上官婉兒的一絲情意，卻未曾動搖他對她的真心，單一的性格從

未改變，無疑地，長孫泰確為扁平型人物的代表之一。 

  扁平型人物的另一個代表──長孫璧，在李逸中了惡行者與毒觀音的毒計後，經武玄霜

送至夏侯堅處療傷，長孫璧隨侍在側，對李逸無微不至的照料，她見李逸為了上官婉兒的屢

勸不回而傷心，她對李逸說道： 

 

    若是勸不回來，我就當她、當她死了！殿下，我知道你極傷心，我的傷心也不在你之 

下，但你是龍子龍孫，又是英雄豪傑，大丈夫應當提得起，放得下，難道天下之大， 

就再也沒有第二個知己了嗎？（〈第十回〉，頁二Ｏ四。） 

 

長孫璧原本就對李逸極有好感，又在他受傷時與他朝夕相處，情意自然加溫不少，可惜此時

在李逸的心中，先是有了上官婉兒，後又遇到了武玄霜，這兩人已帶給他無窮的煩惱，豈能

再為了長孫璧而掛心呢？就在李逸行刺武后未果之後，長孫均量臨死之前，將長孫璧托於李

逸，並將長孫璧許配給他，李逸不忍拒絕的答應了，卻引來長孫璧的疑心： 

 

    李逸哥哥，你不要瞞我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逆是為了我爹爹去得安心，這才違背了你 

自己的心願，要我作你妻子的。李逸哥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不會將這件事情當真的。但 

求你把我爹爹的遺體埋葬，從今之後，我就不會再拖累你了。（〈第十四回〉，頁二九五 

。） 

 

長孫璧早就明白李逸的心意，故有此言，但李逸對推翻武周，恢復唐室的希望深感渺茫，而

有歸隱塞外的想法。經李逸的一番解釋之後，長孫璧對被李逸的誠摯所感動，暫時撇開對武

玄霜的猜想，又悲又喜地說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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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如今你已是我唯一的親人，我一切都聽從你的主意。（〈第十四回〉，頁三Ｏ九。） 

 

本就對李逸極其愛慕的長孫璧，雖然知道李逸的心中並不只有她一人，但性格單純的她，仍

然聽從了李逸的安排，兩人一同歸隱塞外天山。八年後，長孫璧被突厥大汗所擒，李逸與武

玄霜為了救她，也一同身陷囹圄，長孫璧見了李逸說道： 

 

    能夠和你同死，在我是求之不得，你還多說作甚？（〈第二十七回〉，頁五七六。） 

 

正好武玄霜得夏侯堅之助，欲以「偽死」之計使三人脫身，只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夏侯堅的偽

死藥散竟對有孕在身的長孫璧無效，因而平白地斷送了長孫璧的性命。綜觀長孫璧的一生，

好似為了李逸而生，也為了李逸而死，用情如此之深，最後竟殞命異域，令人悲歎不已。長

孫泰與長孫璧，皆為作者因單純的理念而創造出來，性格單一，英國小說家佛斯特曾說： 

 

    扁平人物的好處有二：一是易於辨認，二是易為讀者所記憶5。 

 

長孫泰與長孫璧二人的角色皆極為單純，自始至終只鍾於一人，只要他們兩人一出現，讀者

們便可輕易的辨認出來，並將先前的記憶轉移即可，不似圓型人物那般，擁有複雜的性格，

令人難以捉摸，因此，文本中的扁平型人物，自以兩人為當然代表。 

 

第三節  心理摹寫 

 

  為使武俠小說的內容能看來更加傳神，心理描摹手法之優劣，攸關武俠小說能否在細節

的刻劃上更為傳神，對了解人物的內心世界都有極大的助益。中國小說評論家寧宗一曾說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同註 2，頁九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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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直接描寫心理活動，而各人的肝肺悉見 6。  

 

從人物豐富的言行舉止中，尋找作者暗示讀者人物心理的蛛絲馬跡，通過人物的心理反映，

使讀者更能了解人物的精神所在及思想性格，對作者的創作理念也能有所體會。 

  以下個人將從文本的文字敘述中，根據人物之間的對白、行為及動作中，抽絲剝繭，將

梁氏隱含於字句中人物的心理狀態，一一揭示，藉以探索人物的心靈世界。個人將依描摹手

法及心理反應等二課題，作為本節的探討重點，試分述如下。 

 

一、描摹手法  

 

  武俠小說中，最重要的語言運用即是文字的描摹，舉凡人物塑造、情節發展，人物之間

的交流互動、人物內心的情感及情緒反應，皆須藉由文字的描摹來達成，但要如何描摹的活

靈活現、栩栩如生，唯有靠作者自身文筆的洗鍊，方可竟功。梁氏既為新派武俠小說開山祖

師，即是跳脫了舊派武俠小說之窠臼，本身的古典文學根柢相當紮實，因此，在文字的描摹

功夫上自是不可小覷，況且《女帝奇英傳》又是作者最喜愛的三部武俠小說之一，在文字比

法上雖然仍是「傳統」多於「創新」，但卻能維持住情節結構的緊湊性，將人、事、物的形

態與外貌勾勒無遺。在〈第四回〉中，上官婉兒為了躲避惡行者與毒觀音的追殺，一路奔逃： 

 

    上官婉兒不敢回頭，好像是逃避鬼魅似的，也不知是哪裡來的力量，居然又跑了十來 

里的路程，不知不覺之間，已是曙光透現，大地好像忽然被揭去了一層黑紗帳幕，一 

切景物，豁然顯露，但見碧野平疇，展延天際，山村茅店，隱現林間，春風拂面，帶 

來了新翻泥土的氣息，昨夜幾場疏雨，使得早晨的空氣，分外清新，煞風景的是，在 

這寧靜的清晨，卻隱藏著無窮的殺氣！（〈第四回〉，頁七Ｏ。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見寧宗一《中國小說學通論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），頁四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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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氏藉由上官婉兒逃亡的過程，以熟練的描摹手法，由「曙光透現」、「揭去黑紗帳幕」、「寧

靜的早晨」至「隱藏著無窮的殺氣」，上官婉兒一開始是驚慌失措的逃避，在露出一線曙光

之際，心中頓時燃起了一絲希望，一掃黑夜帶來的陰霾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豁然開朗的景物，

碧野平疇、春風拂面，幾場夜雨似乎也洗去了昨夜的逃亡的不安，呼吸著自由的空氣，在享

受早晨難得的寧靜時，那股肅殺之氣卻又再度升起。上官婉兒的心中歷經了驚慌失措→燃起

希望→豁然開朗→享受寧靜→不安再起，在短短的時間內，她的情思猶如洗三溫暖般，時起

時落，而當她的不安情緒再度升起之時，惡行者與毒觀音已兼程追上了她與馬元通二人，但

兩個惡人卻被以下的情景閃了神： 

 

    惡行者與毒觀音也被這出奇的現象驚住了，在桃林外倏然住步，就在此時，但聽得一 

片銀鈴似的笑聲從桃花林裡飄出來，眾人眼睛驀地一亮，只見桃花林中走出一個十八 

、九歲的少女，湖水碧色的縐紗衣裳，白綾束腰，鳳簪鎮髮，秋水為神，伊人似玉， 

長眉入鬢，體態輕盈，手撚桃枝，宛如仙子凌波，踏在滿是落花的地上，緩緩而出。 

毒觀音素來以美艷自負，見了這個少女，亦不禁自慚形穢。而且那少女不但美到極點 

，眉宇之間，還隱隱有一股令人震攝的英氣，這剎那間，兩大魔頭都怔著了，毒觀音 

笑不出口，惡行者罵不出聲。（〈第四回〉，頁七一。） 

 

惡行者與毒觀音本是為了追殺上官婉兒而來，卻在此遇到了武玄霜，原本心狠手辣、行事歹

毒的兩個魔頭，見到武玄霜的模樣，不禁為之一愣。場景發生在一片桃花林中，梁氏將武玄

霜描摹的有如仙女下凡一般，碧紗做的衣裳，搭配白綾為束腰，髮上插著鳳簪，眼帶秋波，

白玉似的面容，輕盈的體態，無一不似天上的仙女，凌波微步於桃花之上，此種出場任何人

看了都不禁為之所深深吸引。平日無惡不作的惡行者與毒觀音，在心理上本就有著高人一等

的姿態，對任何的人事物都戒心甚重，但在此刻卻似頓時失去了防備，當場為武玄霜的丰姿

而發怔，這是他們兩人所始料未及的，在心理未做好準備之下，原本心懷惡念的兩人，此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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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刻的心境卻是抱著審美的心態，不僅為之動容，甚至楞在當場。 

  梁氏自幼即耳濡目染中國傳統文學之美，因此在文字的描摹上下了極大的功夫，從以上

二段文字的描摹手法看來，雖然是「傳統」多於「創新」，但卻充滿了描摹的藝術美感，並

將內心的情思化為外在情境的描述，在武打的場景之外，加入了人物心理的描摹，尤其在刻

劃女性人物的美感與心理上，更是其他武俠小說家難以望其項背。藉由文字的藝術美感，深

入剖析人物的內心世界，這對心思細膩的梁氏來說，自是得心應手、怡然自得。 

 

二、心理反映 

 

  藉由人物的言行舉止，可從中得知人物的心理反映，經由人物的外在表現，更能使讀者

察覺人物的內在心理世界。梁氏由其個人的理念，將文本中的人物由內而外的描摹，先寫形

象，後表神態的方式，在形神兼備的狀態下，使人物活絡了起來。假使人物僅有外在形態，

卻缺乏內在的精神活動，再多的描摹，也無法使得人物完整地呈現出來；但人物若僅有內在

精神活動的敘寫，卻欠缺外在形態的體現，讀者心中將難對人物有具體的印象。在文本中，

我們可察覺人物的心理反映及內心世界，個人將試圖由人物的言行及個性中，探索人物所欲

呈現的心理狀態，並體會作者多愁善感的心靈。 

  在〈第一回〉中，由長孫泰、長孫璧兩兄妹與上官婉兒的對話中，透露出文本的時代背

景為武后專政的時代，而長孫均量對武后相當反感，乃是出於知識份子的體認，再加上自古

男尊女卑的觀念已根深蒂固，因此在上官婉兒面前對武后諸多批評與辱罵，但上官婉兒並非

一般的女性，她的自主意識極為強烈： 

 

    這七年來，長孫均量幾乎每日都向上官婉兒說武則天的壞話，教兒女仇恨女皇帝。上 

官婉兒如今聽了他這番推想，雖覺有點牽強，也信了七八成，只是有一點不大服氣： 

「男人女人都是一樣的人，為什麼男人做皇帝則天公地道，女人做皇帝就要被罵為妖 

孽？」（〈第一回〉，頁一四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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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本已使得上官婉兒極為反感，又聽得長孫均量每日辱罵武后稱帝的不

該，雖然她猜想祖父及父親可能是因武后而死，但男女平等的疑問卻始終在她的心中難以獲

得解答，在長孫均量證實了她的想法後，她又是另一番心思： 

 

    七年來長孫均量在上官婉兒面前，反覆的數說武則天的罪惡，已不知說了幾千萬遍， 

上官婉兒對武則天自無好感，但她自負是超越男兒的女中才子，故此對於一個能壓倒 

天下男人，做到女皇帝的武則天卻也禁不住在心底暗暗佩服，然而料不到這個既令自 

己憎恨，又令自己佩服的女皇帝，竟是自己的殺父仇人！（〈第一回〉，頁二三。） 

 

此時上官婉兒的心中當是悲憤莫名，在此同時，她卻又對武后暗暗佩服，但僅是將這種想法

藏在心底，畢竟武后還是自己的殺父仇人，矛盾的心態表露無遺。在由劍閣往巴州途中，經

過一座茶亭，賣茶老人道出了武后在農民及老百姓心中的地位，「田野裡一片陽光，她心中

卻是陰霾密佈」，由外在的環境與內在心理狀態的對比，反映出上官婉兒的心理正受到衝擊，

讓她不知該相信長孫均量的話，還是賣茶老人對武后的讚譽。 

  上官婉兒在無意中發現武后微服出巡，暗中觀察到武后親審案件的過程，並對殺害自己

兒子的兇手多所寬待，令她的心中有如波濤洶湧： 

 

    上官婉兒捏著匕首，心頭卜卜的跳，她的殺父仇人，現在就在她的眼前，「只要匕首一 

發，只要匕首一發… … 」天呀，她的手指卻顫抖得這麼厲害，她的心思瞬息百變，好 

幾次下了極大的決心發出匕首，卻仍然發不出來！（〈第七回〉，頁一四五。） 

 

殺父仇人就近在咫尺，但上官婉兒卻無法下手，由她的手指厲害的顫抖，及瞬息百變的心思

看來，反映出她內心的惶恐與不安，惶恐錯殺了武后，且不安於違背自己的誓言，致使她自

己的心理陷於兩難的困境中。經武后對她的一番勸說後，她做了一個決定： 



梁羽生《女帝奇英傳》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 《女帝奇英傳》的人物塑造 

 88 

 

    上官婉兒全身發熱，眼淚不知不覺的滴了出來，接過匕首，毅然說道：「好吧，我願意 

服侍你，到我衷心佩服你的時候，這之匕首我將用來對付你的敵人！我不想說假話騙 

你，現在我對你的仇恨還沒有消除，我對你是既佩服而又仇恨的！」（〈第七回〉，頁 

一五一。） 

 

在做決定的同時，她全身發熱，甚至不自覺地滴下淚來，因為她無法反駁武后的話，卻又想

到父仇未報，既佩服武后的所作所為，又對父仇的恨意難消，心理的反映致使外在產生了劇

烈的動作，但最終她還是接納了武后，並為她操持國事不餘遺力，甚至答應武后嫁給太子，

以分擔政事。由強烈的復仇慾望到對仇人的半信半疑，再到心甘情願的服侍明主，其間的過

程看似簡單，但在上官婉兒的內心世界中，不知經歷了多少矛盾與衝突，才能盡棄私仇，轉

而輔助武后處理政事，其心理已反映在她的言談與動作之中了。 

  文本中的男主角李逸，在大敗群盜之後，行為舉止出人意表： 

 

    只見那少年書聲狂笑之後，忽而哭出聲來，嗚咽吟道：「山水雖雄奇，豪傑難尋覓，日 

暮欲何之？吾心自寂寂！」（〈第二回〉，頁四九。） 

 

大敗群盜本應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，但李逸卻先狂笑而後痛哭，令上官婉兒不解其意，此一

外在行為當然有其內在心理的合理解釋： 

 

    少年書生道：「就因為這班強盜太過不成氣候！嗚呼，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虛侯之已亡。 

傷心宇內英豪，盡歸新主；忍見天京神器，竟屬他家！」（〈第二回〉，頁四九。） 

 

其實李逸的內心及想招撫這班強盜，以為己用，但見到這班強盜竟為了私利而逞兇鬥狠，不

管他人性命安全，令他內心感到極度的憤懣，因此，才狠狠修理了他們一番，這是由內在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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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上的氣憤難消，反映到外在對群盜的出手狠狠訓誡。李逸將武后視為妖孽、女魔王，從言

談中可看出他對武后的看法： 

 

    李逸道：「漢朝的呂后，不學無術，孤陋寡聞，那卻是不能與武則天相比。武則天善於 

用人，雄才大略，不輸於太宗皇帝當年，這一點，她的敵人，連我在內，也都佩服； 

唯其如此，這妖孽若不早除，大唐天下，永無恢復之日。」（〈第二回〉，頁五二。） 

 

李逸將漢朝的呂后與武后做了比較，雖然他痛恨武后篡奪李唐江山，但他卻對武后的「善於

用人」及「雄才大略」深為佩服，不過視武后為「妖孽」卻也反映出他心理的認知──男尊

女卑，因此，也使他立下了「反武周，復李唐」的雄心壯志。之後，李逸易容改裝，獲選為

宮中的神武營衛士，就在行刺武后即將得手之際，他聽到了上官婉兒對武后噓寒問暖的聲音： 

 

    李逸心頭一震，幾乎跌倒，他所聽到關於婉兒的消息果然是真的！「婉兒果然忘掉了 

父母之仇，歸順仇人了！」李逸無限失望，無限悲痛，但覺熱血沸騰，不能自已！（ 

〈第十三回〉，頁二六二。） 

 

自己的心上人竟然與自己處於對立的局面，對仇人更是百依百順，由李逸「心頭一震，幾乎

跌倒」的情形看來，這種打擊猶如「晴天霹靂」，難怪令李逸心中感到無限失望與悲痛，其

心理反映如此，實在不難想像！在發覺武后的剛強不可動搖，兼以心上人竟歸順仇人之後，

李逸感到大勢已去，歸隱塞外的念頭油然心生。 

  雖然人在塞外，但李逸仍然關心中原的政事，為了防範突厥南下入侵，他再度踏入中原，

沒想到此行竟成了他的不歸路。為了見上官婉兒一面，李逸身中劇毒，但他不願讓上官婉兒

擔心，他說道： 

 

    人各有志，現在太子即將復位，我的心願已了。今後我將以閒雲野鶴之身，在江湖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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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過一生！（〈第三十二回〉，頁六八五。） 

 

他們兩人的心中各有所思，也都為了對方著想，李逸怕上官婉兒過度擔心自己，反而會耽誤

了國家大事；上官婉兒則是為了成全李逸與武玄霜的感情，捨私情而重國事，寧願嫁給太子

以輔佐朝政。兩人的感情就這樣寂寂而終，卻始終誤解了對方的心意，李逸暗自淚咽心酸，

想道： 

 

婉兒，婉兒，你哪裡知道我的心意啊！轉念又想道：「這樣也好，她可以放開我而嫁太 

子了。」（〈第三十二回〉，頁六八六。） 

 

至此，心上人也有了歸宿，雖然他的心意上官婉兒並不全然能夠體會，但從他心中所想可察

知，他確實已經了無牽掛了！ 

  梁氏身處的時代，男尊女卑的觀念仍相當普遍，但他卻能站在女性的角度來思考，將上

官婉兒描摹成一個「輕兒女私情而重國家大事」的堅強女性，在當時來說，可說是武俠小說

的創舉，也是最成功的一個。本文本又是以武后專政的時代為歷史背景，而梁氏又處處為女

性的地位打抱不平，企圖以細膩刻劃女性的心理，來提昇女性自主意識，而武后專政的時代，

正是古時難得女權高張的時代，個人認為，梁氏的確已成功營造出女男平等的理想世界。梁

氏藉由精湛的描摹手法，加上以言行及行動來反映男女人物的心理狀態，尤其對女性心理的

觀察入微，更是本節的重點所在。 

 


